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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主持人尼格买提：

依照我自己的性格，我

应该是一个不会成为主持

人的男孩。从小看着我长

大的叔叔阿姨们都不敢想

象，我这样一个孩子，将来

会成为一个主持人。

我曾经特别内向。小时候，我爸妈形容我走

路都是“沿着墙根儿走”。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

听到我回到家说：“妈，我今天上课举手发言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从来

没有一次举手站起来发言。

我父母是非常开朗的人，他们不甘心自己的

儿子成为这样一种性格。所以从小就强迫我参

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走上舞台，去唱歌、跳舞、演

讲。然后我的脸皮才会越来越厚。

对我来说什么是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更好

的人。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怎样才能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就是站上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这

个舞台怎么也得有1600平米，能坐下1000多名

观众。这个舞台应该叫一号演播大厅，春晚的舞

台。

很多年前，我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我接到

一个任务：在春晚彩排期间，作为一个场外记者，

带着一名摄像师，战战兢兢地去推开每一个化妆

间，去采访每一个演员。

但是有一个门缝吸引住了我，那是中央电视

台一号演播大厅的大门。那天我就通过这个小

小的门缝往里看，看到了那个我心目中特别神圣

的舞台。那么明亮、那么神圣、那么漂亮。所有

聚光灯都打在那个舞台上，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一

年的春晚忙碌着。

2014年，我接到了一个任务——上春晚。我

说：“哇，真的吗？”“你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拍

动物们怎么过春节。”即便是广州，当时的天气也

特别冷，动物跟人不一样，要拍很多遍。经常会

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动物走红毯的时候拉一滩

……那是我第一次以一个主持人、场外记者身

份，出现在春晚舞台。

2015年，有一天我在主持台里一个活动，在

化妆间里碰见了当时的领导——哈文。她跟我

说：“小尼，最近忙吗？”我说还好，在录一个节目，

叫《中国好歌曲》。她说：“别录了，上春晚！”我当

时真的非常地生气，“上春晚”这三个字是这么随

随便便说出来的吗？

在我想象中，任何一个主持人登上春晚舞

台，应该是领导叫到办公室去，手里拿一捧鲜花

说：“小尼，我正式通知你，可以登上2015年春节

联欢晚会了！”我说：“好的领导，我一定完成任

务！”不应该是这样的吗？怎么能轻描淡写地就

说三个字“上春晚”呢？！

那年我觉得很幸福，幸运地登上了春晚舞

台。可惜那年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上，就分

了两个会场。我在那个语言类会场，另外一个小

厅里；小撒那帮人，在那个大厅里。但我心里已

经非常非常地满足、开心了。

登过那么多舞台，我最喜欢的还是站在大学

同学们身边，和大家进行交流。因为在某一个瞬

间我感觉自己回到了12年前，自己还在上大学

那个阶段。我给大学生的建议都是：在大学里，

一定要多谈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首先，跟书本谈恋爱。也许你读的书不是你

所学的专业。但是以我为例，主持人是一个非常

综合的专业。站在任何一个舞台上，你不一定对

任何领域的知识或者技术学得太精，但是你要什

么都知道一点，和别人交流的时候要言之有物，

这是我在大学期间读书所收获的。

第二，跟梦想谈恋爱。梦想很遥远吗？它很

遥远。但如果你的梦想很宏大，暂时把它装在兜

里，时不时地看一看它，提醒自己我还有这样的

一个梦。

第三，和自己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一个

真正内心丰富的人，是一个会且善于和自己相处

的人。我们往往在每天繁忙地工作、生活、学习

和应酬当中忘了去关心自己。这就需要你每天

留一点时间，好好安静下来跟自己对话。问一

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我的梦想是

什么？”“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909090后战地记者后战地记者后战地记者杨臻杨臻杨臻：：：

我从战我从战我从战地来地来地来
我是一名记者，在叙利亚呆了两年半的时

间，半年多前，刚刚回到国内。说起叙利亚，大

部分人可能都会想到战乱，但人们往往忽略

了，它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叙利亚就

有6个。

3 年前，我第一次去叙利亚的难民营采

访，那是政府军刚刚收复的一个小镇，在大马

士革郊区。此前被围困在那个小镇里的平民，

都被临时安顿在这个难民营当中。我看到一

位小女孩儿，大概就三四岁的样子，瘦得皮包

骨头，但是眼睛很大、很漂亮。她刚刚到难民

营，看到水和大饼后说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

还清楚地记得，她说：“妈妈，我们这是到天堂

了吗？”我把一颗从国内带过去的大白兔奶糖

递给她，她拿着端详了半天，然后把它含在嘴

里，突然躲到她妈妈身后大哭起来。我当时不

明白为什么，后来，她的妈妈告诉我说：“你知

道吗？在交战区里，一包白砂糖标价超过100

美元，我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还不知道甜是

什么滋味。”“饥饿”和“绝望”，是我听到最多

的词。

就是一颗我们司空见惯的大白兔奶糖，那

天却让我尝到了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苦涩。

但叙利亚也不只有苦涩，也有很多快乐，

也有梦想。比如，让人印象深刻的叙利亚国家

足球队。去年，中国队在西安迎战叙利亚。那

天，我们在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看了这场比

赛。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咱们在主场0：1输了。我很郁闷，坐我边

上的一位叙利亚朋友，半开玩笑地安慰我说：

“我们啥都输了，总该赢场球吧？”后来，叙利亚

又爆冷赢了亚洲劲旅乌兹别克斯坦，主教练在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泣不成声。他说：“这不是

我的胜利，而是整个国家的胜利，是叙利亚人

民的胜利。”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主教练眼泪背后的心

酸，可能只有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叙利亚的

人，才会深刻地体会到——在过去的将近七年

当中，多少球员被战争剥下了身上的球衣，换

上军装，奔赴战场；又或是穿上救生衣，穿越冰

冷的海水，落难他乡。最后，这支战乱中的球

队，在附加赛惜败给了澳大利亚，但是他们已

经创造了国家队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有人说，足球就是一场战争。对于叙利亚

人来说，这个比喻实在是太残酷了，因为它就

是现实。他们进了世界杯又能怎么样呢？这

些年，他们已经输

掉了生命，输掉了

亲 人 ，输 掉 了 家

园。眼下，这场残

酷的“足球比赛”，

仍在旷日持久地

进行着，谁也不知

道终场哨声什么

时候才会吹响。

趁年轻趁年轻趁年轻
多谈几场多谈几场多谈几场“““恋爱恋爱恋爱”””

■尼格买提

■杨臻

近日，新华社开创了“新青年”分享平台，让

优秀的年轻人代表在此分享新时代的青年故事，

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以下是其中两位青年

代表的演讲实录。


